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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长篇小说陈继明长篇小说《《七步镇七步镇》：》：

重新定义当代小说美学格调重新定义当代小说美学格调
□付如初

“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有多爱就

有多怕。那决定了我们命运的，不在记忆的

深处，就在时间的远处。陈继明在新书《七步

镇》里如此说道。然后，他在小说里写，那记

忆深处隐藏着人心的伤痛，那时间远处埋藏

着历史的酷烈。有时候，这伤痛和酷烈被回

避了、被忽视了，但当爱出现的时候，一切都

忽然如春天般苏醒。只是醒来之后，人看到

的不仅有生命的盎然蓬勃，还有历史尘烟的

茫然四散，有爱的危机四伏。

小说的男主人公东声是一个中年胖子，

来自宁夏，曾有三个前妻。婚姻的失败、生活

的焦虑、性格的内向，还有作家的身份，让他

患上了一种叫“回忆症”的心理疾病。他喜欢

独居，喜欢吃，喜欢自己疼爱自己，喜欢回忆

自己的前世，最恐惧无缘无故的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澳门遇到了厉害

的心理医生，被催眠之后，他回忆起初恋的

意外死亡，回忆起父亲和母亲的死，回忆起

自己孤独的童年，隐约想到自己曾经具有快

意恩仇的奔放性格，冥冥中见到自己的前世

曾是杀人如麻的土匪，曾在中条山战役中慷

慨杀敌。前世土匪今生书生，前世豪强今生懦

弱，让人不禁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莫言在

《红高粱》中发出的“种的退化”的浩叹！

然而，《七步镇》的意味却远不止于此。整

部小说早已褪去了强力的“启蒙”色彩，褪去

了理想主义色彩，它只是想贴着当今人物的

心理现实，追寻民族性格的心理现实，进而找

到民族历史的某种真实。从这个角度说，《七

步镇》特别理性，它清晰地知道小说的功能，在

艺术之美的基础上，呈现人性的迷茫、命运的

困惑、真理的认知和历史的探寻。

对东声而言，催眠好像一个引信，燃起

了他要珍惜今生，好好生活，重新爱的兴致。

于是，他和年轻女孩儿居亦——一个在澳门

的大学里开“情色电影赏析课”的讲师，开始

了一场浪漫的恋爱。他想在爱中治愈，然而，

爱却敦促他找到了更丰富的“自我”。顺便说

一句，陈继明笔下的女性，又纯情又风月，与

众不同；他笔下的爱情，也散发着色而不淫

的气息。

于是，东声开始回到故乡，寻找前世，寻

找历史，寻找“自我”，寻找爱的理由。他找到

的是自清朝以来甘肃天水兵匪频仍的历史，

找到的是自己的前世李则广，找到的是中国

文化中的西北性格。

1931年，地方军阀马廷贤占据天水，七

步镇盐商金三爷的大儿子李则广（鹞子李）

应征入伍，因战斗失利带手下人脱离马廷贤

部队，占据了甘谷、通渭一带的马家堡子，做

了土匪，一度杀人如麻，民间传说着他剥人

皮、做人皮鼓的故事，令几十年后的人都闻

之胆寒。

1935年，李则广投靠国民党胡宗南部

队，接受整编，任副团长、团长。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李则广团参战，阵亡大

半，他和几个卫兵侥幸生还。1942年，李则

广脱离军籍，一人还家，从此不问国事，只以

饲养牲口为生。1966年冬，因在批斗会上坦

承曾杀死丁、罗两姓26人，惨死在丁家后人

的杀猪刀下。

李则广的同胞兄弟李则贤，是七步镇地

下党的领导人。193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被

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高增吉率人抓捕，李则

贤闻讯逃脱后赴延安。解放后，李则贤在湖

南溆浦担任县委书记。

李则广死后，李则贤才开始回家。兄弟

二人解放后一直没有见面。由此，一本从自

我出发的小说，来到了大西北这个广阔的空

间，牵出了百年中国历史这个深邃的时间。

《七步镇》用充满诗性智慧和哲学思辨的语

言，书写了小切口中的大历史，展现了内部

自我之外的大时代。它用“回忆症”隐喻历史

遗忘的民族病痛，用治愈回忆症的过程表达

沉痛的家国忧思。

如果说人在命运中的挣扎也是一种艺

术，那《七步镇》在十几万字的篇幅内，完美

再现了这个过程。如果说历史和现实的纠葛

是小说这种艺术的土壤，那《七步镇》让这个

土壤呈现了沃野千里的气象。而如果说爱情

是命运和小说的血液，那《七步镇》让这种血

液如新生般鲜红美艳。

有人说，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的触角，它

试探出生活的新意，它拓展出新的美学境

界。新中国成立近70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

在问题小说、在追寻宏大意义上迷失太久。

曾几何时，问题的尖锐和迫切，让我们无暇

顾及小说的美学，我们像探讨人性问题的标

本一样探讨小说。曾几何时，我们对技法的

实验、对文化之根的寻找、对琐碎现实自然

主义化的描摹，都是想浇掉埋藏在当代文学

心中的“问题的块垒”，捕捉到“反映问题”的

更锐利的角度，更直接的方式。曾几何时，多

少小说面对问题的时候，都是想硬碰硬。

如今，新闻面对问题比小说更直接，自

媒体面对问题比小说更快捷。当代小说也经

过了几十年的充分的尝试和发展，如今作为

一种成熟的文体，在经由美学抵达意义和功

能的过程中，它该选择的路径是什么？换句

话说，如今的创作生态下，我们呼唤着好作

品，大作品，那么我们对小说价值的判断标

准是什么？

或许我们急需回到小说美学本身，回到

语言和故事的完美融合，回到人物和命运的

水乳交融，回到人性和生活的微妙冲突，回到

格局、情趣和深度遍布文本各个角落的状态，

回到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复杂精神。

现实主义小说也该回到“美学的和历史

的”标准，回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的原初状态，回到“真善美”。或许，好小

说的惟一标准就是，在经由自我抵达现实、

经由性格触及命运的时候，借助的是美，借

助的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度揣摩。而读者在

阅读的时候，感觉到的不是被告诉，而是被

触动，被启发。

一切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呈现的意义，都

须在语言之美的基础上实现。这本是陈词滥

调，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遗

忘，就像历史从来都有一种无可回避的真

实，也从来都会在现实中闪现麟角和锋芒，

却总是有意无意被遗忘一样。从这个意义上

说，或许《七步镇》应该为这个话题提供一个

范本。它有荡漾的语言、细密的故事、迷人的

情节、鲜活的人物。它感性而智慧，十几万字

中充满着弥漫性的美学力量，带着无限时空

和无限人性的内在容量，充满着近乎哲学思

考般的智慧含量。《七步镇》能让我们感受到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所应该具有的美学格调

和美学风范——一种久违的阅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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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短 评

别具意味的扶贫故事
——评李明春《山盟》 □白 烨

李明春的中篇小说《山盟》甫一发表，便

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他对当下农村生

活如数家珍般的熟谙程度，对自己的作品不

断修改和一再打磨的认真态度，都让我为之

纫佩，为之叹服。

《山盟》由精准扶贫入手，既写了扶贫工

作在石家梁村进展的步履维艰，又由相关

的人和事牵引出乡村小学的霸凌现象、乡

镇官员的势利作为，以及石姓家族三代人

扎根乡土的接力奉献，这便使作品由扶贫事

项进入又超越了扶贫本身，而具有真切揭示

当下农村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状的更为丰

厚的意蕴。

单就作品里扶贫的内容来看，《山盟》的

写作就别有洞天。不同于那种大面积、大声

势的集体性扶贫，石家梁村的扶贫，是下乡

干部与贫困户一对一的精准扶贫。石家梁村

第一书记石承要帮扶的是两户人家：单身汉

凯子、鳏夫冬哥和儿子山仔。凯子流浪成性，

还死要面子，压根儿就不愿当什么扶贫对

象，他还有一套自己的说辞：“人穷骨气硬，

不要人施舍救济。”石承到处追逐着凯子，还

要好言相劝。给他找了摆摊卖水的生意，他

嫌有人讥笑，甩手不干；又给他找了一家餐

厅的杂役活计，又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扬长

而去。而另一个扶贫对象冬哥，因没钱医治

腿病已不能下床，需要儿子在身边照顾；而

儿子山仔每天要跑十多里路到镇上上学，又

因在学校遭受镇长儿子无端欺凌奋起反抗

时刺伤了对方，面临着要被学校除名的处

理。因此，石承帮扶冬哥的当务之急，是要先

尽力解决山仔失手伤人一事及其面临的失

学危机。两个贫困户的烦心难事一一摊出来

之后，问题就显而易见，石承所担负的扶贫

任务，并非简单的经济帮扶，生活改善，而

是关涉到当事人观念的转变、处境的改变

等深层次问题的综合工程。这样一些异乎

寻常的帮扶对象，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应对

的帮扶工作，把一些地方在精准扶贫中问题

的难度、工作的力度，都真真切切地揭示出

来，这既拓展了人们对于扶贫工作的已有认

识，也引发人们对相关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反

思与追索。

遇上凯子、冬哥这样的“老大难”对象，

石家梁村的扶贫工作真是难上加难。但曾是

当年红军创建时期的发源地一部分的石家

梁，自有解决问题和克难攻坚的深厚内力，

这就是以现任第一书记石承、前任第一书记

石现为代表的党的基层干部不改初心的坚

守和坚忍不拔的努力。年轻干部石承所以能

克服种种家庭困难，一头扎到石梁村专心致

志地扶贫，除了自身保有责任感之外，老父

亲石现的督促、支持与点拨，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元素。而老父亲石现所以在县民政局长

的职位上退休之后，仍不遗余力地倾心于扶

贫，又在于石现的父亲石新当年义无反顾地

参加“闹红”，革命成功之后又返乡务农，把

余生都投入了改变自己家乡贫困面貌的工

作。石家三代人既献身于革命事业，又投身

于扶贫建设，秉持的就一个理念：“只有共产

党才管穷人”，“没有穷人就没有共产党”。共

生共荣，相辅相成，这就是他们对于共产党

与人民关系的基本认知。石家三代共产党人

一直信守这样的根本理念，也不折不扣地践

行着这样的理念，前赴后继地传承着这样的

理念，这是比困难更大的能量，比钢铁更坚

的强力。因此，在石承、石现父子的耐心帮扶

与悉心工作下，凯子终于在有所悔悟后找到

了更适合于自己的“知客事”的工作，山仔在

各方努力下重新回到清河镇中学上学，冬哥

也筹够了治疗腿病的费用安上了假肢。一切

都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促动下悄然改变，看到

“贫困户脸上的笑容”，石承“心情很坦然”，

因为这一切本是必欲达到的目标，必将实现

的心愿。

总体来看，《山盟》写得很接地气，故事

都是日常化的细琐生活，人物都是平民化的

乡里乡亲，这使作品通体呈现出平实与平朴

的艺术本色。但在这种脚踏实地的故事叙述

中，却也闪现出神来之笔，使作品内核彰显

了，气韵也生动了，那就是人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的当年“闹红”时刻写在山上的岩壁

标语：“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这

条刻在大山岩壁上的红军标语，道出的是当

年红军闹革命、共产党打天下的最初宣言，

这样一个镌刻于90年前的红军标语的昭然

呈现，既使作品陡然拉大了历史的纵深度，

又使作品豁然增添了精神的丰厚度。它使人

们回想起共产党人依靠穷人闹革命、领导人

民打江山的光辉历史，也使人联想起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人民谋幸福。

扶贫攻坚是现实的工作，而“不忘初心”

是永远的信念，这二者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系，通过扶贫而使乡民特别是老区的乡民脱

贫，是改变当下一些农村贫穷现状的需要，

也是共产党人信守和兑现原初承诺的需要。

至此，《山盟》就在别具一格的扶贫故事中，

释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意义。

问：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中的自传色

彩？

答：一部寻找前世的小说比任何别

的小说都需要“看上去像自传”。另外，

这部小说是一个决心务虚的小说，它需

要穿上一件自传的外衣，让实的部分把

虚的部分压住。还有一个用意是，我想

让自传性成为这部小说的修辞之一，自

传成分不只是内容和材料，还有修辞。

它和虚构之间构成了较为隐蔽曲折的修

辞关系。

问：为什么是回忆症而不是别的病？

答：回忆症是病又不是病，是重又是

轻，是身体的问题，又是精神的问题，有

很近的病因，又有很远的病因，总之，这

种不确实性和模糊性，给我的叙述提供

了丰富的可能性，让叙述从一开始就有

了较好的弹性。

问：回忆症是不是一个隐喻？

答：书里的回忆症，不只是顽固回

忆，还有它的反面——遗忘，还有对记忆

的有意修改，还有无法遗忘、选择性遗忘、选择性记忆等等。构思

的时候，我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关于回忆的百科全书。我甚至告

诫过自己，别把回忆症单单作为隐喻使用。因为它一旦是隐喻，就

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叙事，让内涵变得单一。

问：小说的后半部分如果不是被东声一点一点找出来的，而是

一个正面讲述的故事，有可能写成一部大家熟悉的家族小说，为什

么不？

答：那样的小说已经有不少杰作了，我不可能写得更好，我也

不愿意那么写。动笔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个时代的长篇

应该怎么写？一个在大学讲台上督促学生进行现代叙事训练的

人，应该如何写一部新长篇？我给自己的回答是，首先，这部小说

最好用二三十万字解决问题；其次，讲故事，但不把“讲故意”视为

平庸呆板八面玲珑的借口，小说终究要成为小说；第三，别搞大家

伙，别写一部“砖头”出来，写一部小规模小逻辑的长篇，小，但灵

活，小，但有勇气，它应该和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世界有密切关

系。我的意思是，它应该能证明它的作者生活在目前这个时代和

这个世界；其次，它如果只想老老实实圆圆润润讲故事，而没有丝

毫介入的激情，就不如不写。

问：小说里有很多议论，你自己是如何考虑的？

答：那个名叫东声的人，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又是一个作家，他

不是农民，不是局外人，不是健康得上下流油的人，他如果正常思

维、正常说话，而且足够诚实，就应该像小说中这样说话。当这样

的语言冒出来后，我也有过担忧，但是，我的叙事如果刻意显得平

静和本色，可能会伤害这个人物，甚至可能走向虚伪。一部只剩下

描述功底的小说，也许不错，但所有的小说都如此——平静本色地

描述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种乡土、一座山脉，而看不到作家自身

的焦虑、忧伤、困惑、疑问，恐怕有问题。至少，这一次，我不想。不

动声色的描述，我有过这样的训练，我并不是不会，但是，这一次我

不想。再说，我心里清楚，表达一个回忆症患者深广幽微的内在体

验，只能用现在这种语言，一种适合综览内与外、感性与理性、回忆

与现实、个人与世界、灵魂与肉体的语言。

问：小说里有一个对小说本身的认识：好小说应该有风月，这

话如何理解？

答：这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只是一个临时的比喻。有一天，

我发现，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作家，都是不缺少风月的作家，海明

威、川端康成、福克纳、赫拉巴尔、巴里科、菲利普·罗斯、奈保尔、村

上春树，他们最严肃的作品里都有风月。很多以文风冰冷著称的作

家，如索尔仁尼琴、库切、德里罗、卡尔维诺，他们的文字里同样有风

月。风月大概是一种文学精神，正是它，让作品超越作家自身，超越

作家认真描述过的某个“邮票大的地方”、某个年代，像星球一样飞

升起来。《我弥留之际》《过于喧嚣的孤独》《阿根廷蚂蚁》《暗店街》

《我的名字叫红》，这些作品早已经是悬垂在人类上空的星球了。

问：小说里还谈到了很多小说创作问题，它们是不能缺少的吗？

答：在这部小说里，谈任何具体而微的东西，都在谈“别的”，意

在此又在彼。谈爱的时候不只在谈爱，谈性的时候不只在谈性，谈

战争的时候不只在谈战争，谈回忆的时候不只在谈回忆，谈遗忘的

时候不只在谈遗忘，同样，谈小说创作的时候，不只在谈小说创

作。所有话题都是为了形成一种回旋饱满的叙事韵律。

问：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吗？

答：正如“讲故事”容易被视作借口，“现实主义”也常常是一个

作家不作为的借口。始于实，终于实，开头是什么，结尾还是什么，

始终都成功地“低到尘埃”里，惟一去处就是“安详”、“温暖”，很多所

谓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在长时间的构思阶段，的确打

算向现实主义看齐。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实主义是

一个像乖孩子一样总是不假思索就被夸奖的写法，需要警惕。

问：这部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答：卡尔维诺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在卡尔

维诺看来，真正的现实是人的灵魂现实——焦虑、疑难、困境。在

这部小说里，作家东声说过，一切成功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我

同意东声的这个看法。

《《七步镇七步镇》》有荡漾有荡漾
的语言的语言、、细密的故事细密的故事、、迷迷
人的情节人的情节、、鲜活的人物鲜活的人物。。
它感性而智慧它感性而智慧，，十几万十几万
字中充满着弥漫性的美字中充满着弥漫性的美
学力量学力量，，带着无限时空带着无限时空
和无限人性的内在容和无限人性的内在容
量量，，充满着近乎哲学思充满着近乎哲学思
考般的智慧含量考般的智慧含量。。

本报讯 第二届刘禹锡诗歌奖近日在广东清远颁

奖。经过杨克、余怒、车前子、北塔、黄礼孩等组成的评

委团进行投票，世宾、卢卫平、严正最终获奖。组委会认

为，世宾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关怀大地、审视内心，探讨

写作新的可能性，并组织策划了“东荡子诗歌奖”；卢卫

平善于从生活的细节入手，作品中充满民生关怀；严正

的创作试图创造一种更深层次的意象，使人与自然联

系更加紧密。据悉，刘禹锡曾在清远连州为官近五年，

为清远留下了78篇诗文佳作。刘禹锡诗歌奖的设立旨

在激励诗人体现个体力量和鲜活的写作经验，表彰具

有独特艺术气质的诗人。本届评奖与清远清新区的民

宿诗歌节结合，聚焦“诗与民生”主题。 （陶晓桃）

本报讯 近日，以“诗吟楠溪江”为主题的散文诗

人采风笔会暨山水散文诗创作论坛在浙江永嘉举行。

活动由湖州师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永嘉县委宣传

部等单位联合主办。徐成淼、谢克强、王幅明、蒋登科、

王珂、箫风等20余人参加。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楠溪

江边的古村落进行采访，还举办了“诗吟楠溪江”诗歌

朗诵会。在山水诗主题论坛上，大家谈到，山水散文诗

不能停留在对一方山水的简单描摹上，而是要将诗人

的内心感悟艺术地融入山水草木中，写出山水独有的

清音和神韵，写出诗人独特的情怀和胸怀。（欣 闻）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

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

长城学会、中国大众文化学

会主办，荣宝斋书法院和当

代书法篆刻院承办的“承古

书怀——张坤山书法展览”

在北京81美术馆举行。展

览共展出艺术家的近百件

作品，其篆隶楷行草五体俱

备，尤擅草书，展示了他在

书法艺术方面的综合修养，

体现了传统风韵与时代特

征的融合。专家学者在同

期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上表示，张

坤山作为当代书法的前沿人物和

优秀的军旅书法家，其作品大气

豪宕、古朴雄浑、风格强烈，蕴藉

着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化内涵。

据悉，《坤山墨语》一书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同期推出。该书结

集了张坤山1000篇关于书法创

作、理论研究、审美鉴赏、教育批

评等的日课短文，图文并茂，言简

意深，学术性强，对引导当代书法

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小 辰）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中国国家

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汉世

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发掘50周

年特展”日前在国博开幕。满城汉墓是中

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反映了

西汉时期的物质文明及当时劳动人民的

非凡创造力。展览以刘胜的人生轨迹为

叙事线索，分为“盛世风貌”“王国往事”

“长乐无极”“因山为藏”“发现靖王”5个

单元，共展出151套、724件满城汉墓出

土的文物，一级品数量达到62套（件），

刘胜金缕玉衣、铜朱雀衔环杯、错金铜博

山炉、错金银鸟篆纹壶、鎏金银蟠龙纹壶

等满城汉墓精品文物几乎悉数亮相。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

日，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

出季2018“天桥奖”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标志为期两个多月

的本届演出季圆满落幕。本

届演出季分为国际经典、中国

原创、海外授权中文版和校园

演出4个板块，共有12部国

内外音乐剧与观众见面，涵盖

传统文化、世界经典、流行元

素、民族风情、爱与亲情、科技

奇幻等题材。2018“天桥奖”

共评出 3个奖项：《小王子》

《近乎正常》《想变成人的猫》

《牵手》《我AI你》获优秀剧目

奖，杨竹青、田依凡、李响获优

秀表演奖，刘大毅、王翔浅、冯

磊、刘启薇、俞炜锋、万军、樊

冲、祁岩峰获最佳制作奖。

本届演出季由北京市西城区文

化委员会、北京天桥演艺区建设指

挥部、北京天桥演艺联盟主办，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承办。主办方表示，

今后演出季将从创作理念、人才培

养、市场运作等方面重点把控，鼓励

创作更多优秀的原创音乐剧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

前，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文联

主办的“人民日报社与中国摄

影家协会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在京举行，“人民日报期待你的

好照片”全国精品照片征集活

动同时开启。此次合作旨在进

一步提升《人民日报》图片质

量，实现图片“精彩、精品、收藏

级”的目标，对增强报纸传播水

平、扩大媒体社会影响、提升读

者阅读品质具有积极意义。

据介绍，中国摄协与人民

日报社总编室、人民网、人民视

频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

深度战略合作，共享资源，共建

平台，共拓市场。“人民日报期

待你的好照片”全国精品照片

征集机制，就是此次战略合作

的第一步。本次征集围绕《人民日

报》要闻新闻、理论评论、周刊副刊

等版面的需求，面向全国摄影人征集

符合报纸定位、紧扣版面主题的优质

图片，入选佳作将有机会刊登在《人

民日报》的版面和全媒体平台上。

本报讯 日前，“写意中

国——2018 中国国家画院

青年画院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116件青年艺

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书法篆

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种类。参展艺

术家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将美术

实践中特有的审美和思考融入作品，反

映了各自在艺术领域的见解和探索。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表示，青

年艺术家们的作品充满朝气，风格多样，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美术的未来。参展作

品打破了专业界限，无论是笔墨、材料还

是造型、画面都富有新意。（黎 华）

第二届刘禹锡诗歌奖揭晓

散文诗人吟咏楠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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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由海

子诗歌奖评委会与安徽怀宁县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海子诗歌奖落户安徽怀宁”

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郭家满、余学锋、

西川、张清华、唐晓渡、谭五昌等参加。

据介绍，海子诗歌奖于 2013年设

立，旨在奖掖那些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

诗人的诗歌创作，倡导青年诗人对理想

主义精神的坚守、对诗艺的执著探寻。至

今，海子诗歌奖已经举办了4届。在此次

发布会上，海子诗歌奖评委会与安徽怀

宁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联

合举办第五届海子诗歌奖，并宣布今后

的海子诗歌奖都将在怀宁颁奖。

“汉世雄风”特展亮相国博

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作品展举办

海子诗歌奖落户安徽怀宁


